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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江苏省减轻企业负担办公室副主任杨富荣

“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是要让企业获得利润。 负担重了，利润

就少；负担轻了，利润就多。所以，减轻企业负担就能稳定企业利

润，就能稳增长、稳就业。企业的负担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过

低了公共产品生产跟不上，过高了企业发展没有后劲。 ”9月 17

日，江苏省减轻企业负担办公室副主任杨富荣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一些政府部门会制造“新三乱”

《中国企业报》：江苏省什么时候公布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杨富荣：江苏省估计在 10 月底就可以完成公布。 今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

轻企业负担的通知》，明确将“所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及其具体

实施情况纳入各地区、各部门政务公开范畴，通过政府网站和公

共媒体实时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

执行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的涉企收费，一律不得执行”。

按我们理解，所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年底前必须重新公布，

凡是没有公布的以后不准再收费，否则就要视为“三乱”行为进

行查处。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务院减负办重新公布监督电话，很有

必要。

各个省市也要同时跟进、重新公布，确保国务院政策的贯彻

落实。 完成公布后，清单外收费的情况并不会自动消除，一些部

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继续在公布的清单外收费， 这是典型的

“新三乱”行为，必须严肃查处。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收费本身有法律上的依据，但是由于工

作上的原因没有完成公布的程序，依照文件精神，在重新完成公

布之前，也不能再收。

如何保证这样的收费不再发生？ 这就需要广大企业起来监

督，就需要公布举报电话。各级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部门还要积极

主动开展检查和督查， 只有把自下而上的投诉和自上而下的督

查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好地解决可能产生的“新三乱”问题。

企业减负三阶段

《中国企业报》： 从 1997 年治乱减负开始，17 年已经过去

了。 今天的减负行动跟 1997 年相比有哪些明显变化？

杨富荣： 江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97 年到

2008 年，主要是“治乱减负”；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

后，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叫做“清费减负”；从 2012 年底到现在处

于第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各级财政薄弱，财政拿不出钱来，怎么办？ 国

家就出台政策，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靠收钱来管理。 最明显的

就是工商“两费”，我们 2008 年调查的时候，一个工商所里 10 个

人有 6 个人整天忙着收费，这种行为效率非常低。所以当时我们

建议，江苏省率先暂停征收，后来国家也取消了工商“两费”的征

收。

除工商“两费”外，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同样是为公共产

品生产服务的，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提高，大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随之丧失了，就应该取消。这就好像

我们盖房子需要搭脚手架， 房子落成后又需要把脚手架拆除是

一样的。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清费来解决企业负担问题， 这就是

“清费减负”。

到了 2012 年底以后， 企业的收费负担也逐步减少了很多，

现在算下来针对企业的收费已不是很多了。从江苏的情况看，留

下的主要是一些针对小众群体的收费，如考试费、护照费等。 我

们现在清理收费的一个原则， 主要就是对于一些公共产品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但是有一些小众群体的收费就不建议一律取消。

对涉及大多数人和企业的公共产品能取消的都要逐步取消，国

家层面的由国家有关部门取消，我们省里面制定的由省里取消。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应该说总体取消得差不多了。

企业负担重有三大原因

《中国企业报》：2013 年以后“三乱”减少了、行政收费减少

了，企业的负担应当相应减轻，为何企业反映负担仍然很重？

杨富荣：企业的所得税率从 33%降到了 25%，此外国家还有

其他一些减税的措施，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仍然感到负担

很重呢？

我们发现有三个原因。

一是经济的转型升级导致企业相对负担加重。 企业转型升

级，而最关键的技术投入会非常巨大。就像爬山，在山脚带 20 斤

的东西可能并不感到吃力，但当你爬到山顶会发现，这 20 斤比

平地 30 斤、40 斤还要重。 转型升级就是爬山，越是接近山顶、技

术越尖端，付出的投入就会越大，企业对负担的感受就越重。

二是融资成本加重。中国企业的税负与国际大体平衡，与一

些国家比可能重了，与另一些国家比可能还轻了，但是把各种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各种“基金”加在一起考虑，我国企业的负担要

重得多。 除去各种负担后，企业的利润就不是很多了。 由于留得

不足，企业发展就必然要依赖银行贷款。一个企业如果完全依靠

自身积累实现发展，那它也不是一个现代企业。但如果绝大多数

企业扩大生产的资金都需要靠银行贷款的时候， 资本市场必然

成了卖方市场，必然就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

三是职工工资福利的大幅提升。 2012 年以来，企业职工工

资平均每年都在以 15%—20%的速度增长。 另外五险一金由原

来的两项强制变成现在的五项强制，这就让企业感到负担重了。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好像强制征收五险一金是一种改革的措施。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 国有企业和职工并不要求交五险

一金， 但在退休的时候职工仍然可以领到退休工资和享受医疗

保险，这说明我们原来的税金中是涵盖五险一金的。现在你把五

险一金单独拿出来征收，同时对税基又不作调整，那企业的负担

自然就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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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企业投诉后不会石沉大海，至少

会先收到以下书面回复：“您好，来信已收，我办将

尽快阅读来信内容。 如您反映的内容，确属行政部

门及相关单位侵害企业权益、 加重企业负担的乱

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违规行为，我办将批转

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查处。 为方便调查

核实， 请您在举报材料中附上联系方式及相关违

规行为证明材料（如收费票据、通知文件等）。 如属

上述范围之外的其他举报内容， 请您再向有关部

门反映。 ”

电话开通以来， 企业投诉的热点集中在哪方

面？ 这些投诉是否得到了实质性解决？

国务院减负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企

业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行政部门向企业的乱收费、

乱罚款和乱摊派，如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

标准、利用行政审批设置前置条件并收费、强制要

求加入行业协会并交纳会费等。

“针对企业举报的问题，我办正研究形成督办

机制，部分举报材料已转有关部门和地方，要求进

行调查核实并提出意见，限期反馈我办。 ”该负责

人表示。

提防“新三乱”

本报记者 蒋皓 实习记者 潘博

企业减负举报电话开通一月：

日均仅 10 例投诉

本报记者 钟文

与全国企业减负举报电话开通

相呼应，各省市也设置了企业投诉电

话。 中秋节后，《中国企业报》记者随

机拨打了部分省市公开的电话。

海 南 省 公 布 的 投 诉 电 话 为

0898—65357879、0898—65239272，但

记者拨打电话多次均无响应。 直到 9

月 18 日， 记者再次拨打该电话才接

通，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电话是海南省

工信厅纪检组的，接受企业关于政府

职能部门违规违纪的投诉。

当记者问到开通以来是否接到

了投诉时，工作人员说“每天都会接

到投诉”，又随即表示“减负的事主要

由中小企业局在抓”。

海南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局长

徐晓南告诉记者：“我们的举报电话

是 9 月 9 日开通的，在全国来说是比

较早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南把减

负部门放在了中小企业局。 我们的部

门一直是企业投诉的部门，但是投诉

电话是今年工信部统一要求对外公

布的。 ”

那么开通以来，接到多少个投诉

电话？ 徐晓南说：“目前还没有。 ”

这与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法矛

盾，到底以谁的说法为准呢？

徐晓南解释说：“那就是纪检还

没有反馈给我们。 邮箱目前也还没有

接到投诉邮件。 ”

徐晓南话锋一转说：“海南企业

的减负，相比较全国各地较弱。 举个

例子来说， 海南省企业两头在外，就

是原料在外、市场在外，整个物流成

本对企业来说负担较大。 ”

记者又拨打了山东省减负办的

投诉电话 0531—86062214，工作人员

很干脆地说：“减负机构已撤，但减负

工作还继续做。 ”

记者检索天津市减负办，发现没

有投诉电话只有投诉邮箱。

记者拨打浙江省减负办投诉电

话 0571—87058101，对方表示是浙江

省经信委监察室，“目前没有因为企

业减负的事接到电话，下属对事业单

位领导的投诉比较多”。

数位地方减负办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公布举报电话是贯彻国务院精

神的一项必要举措。

为何有的省市电话接不通？

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减负办负

责人告诉记者，1997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发了《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

费、 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

定》，按照《决定》要求，国家和各地都

设立了减负办， 并公布了举报电话。

大部制改革以后，国务院减负办都不

再挂牌了，很多省对这项工作也就不

重视了， 一些省市甚至撤消了减负

办。 主张撤消减负机构的理由是，

1997年中央强调的工作重点是“治乱

减负”，经过多年的治理，“三乱”基本

得到了扼制，所以有的省感觉治乱减

负工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江苏省减负办副主任杨富荣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们很早就

公开投诉电话了，在电信号码簿和网

站上都能查到。 尽管举报电话是一直

公布的，但是我们所收到的举报逐年

减少， 最近五六年基本上是‘0 投

诉’。 ”

“0投诉”是否意味着企业负担已

经彻底清除？ 杨富荣对此并不认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现在企

业感到负担重， 但又没有办法投诉

了。 如果是乱收费，企业明确知道是

哪个单位在乱收费， 这会很明确，也

好投诉。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层面的，

比如由于五险一金的增加使企业感

到负担加重了，那他找谁去投诉又该

投诉谁呢？ 融资成本提高了，他又投

诉谁去呢？ ”杨富荣解释说。

“‘三乱’减少后，企业反映负担

仍然很重，这个‘重’跟原来的不一

样，这些都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造

成的负担增加。 ”杨富荣说，“我的感

觉是，收费清单普遍公布后，可能出

现一些清单外的部门收费没有停止，

企业的投诉会明显增多，根据企业的

投诉，我们就会严肃查处。 从这个意

义上讲，各级政府公布减负投诉电话

非常及时和必要。 ”

现在国务院的减负监督电话已

经公开了，企业真正遇到问题，是先

给省里投诉还是先给国务院投诉呢？

它们是否会相互推诿？

“他给我们投诉了， 如果是属于

我们层面的问题， 我们就给解决；如

果是在国家层面的问题，我们就会转

到国家的有关部门请求解决。 企业也

可以直接投诉到国务院减负办，属于

他们能够解决的，他们解决，属于我

们的问题， 他们同样会转给我们解

决。这是没有问题的。 ”杨富荣对记者

说。

除了电话投诉，工信部已建立了

覆盖全国 3000 多家企业的负担调查

系统，每年开展企业负担调查，由企

业自主填报，了解企业存在的负担问

题并征询意见建议。

记者了解到，减负办只有调整调

查企业、查看企业填报进度、查看汇

总数据和查看统计分析结果的权

限， 无查看单个企业填报数据的权

力，更无修改数据的权力。 企业不用

担心填报数据泄密、 遭受打击报复

等问题。

“全国 3000 家企业是工信部的

调查点， 其中我们江苏有大概 150

家。 ”谈到做了十年的企业减负工作，

杨富荣感慨道，“主要还是累，不是身

体累而是心累。 当时国务院减负办的

牌子还没有正式挂，我们下去调研都

发现很多问题不是我们省级层面能

够解决的，比如说税收，我们省级减

负办只能说向上级呼吁和反映，但是

如果国家的减负办都不能正常运转，

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很累。 ”

工信部在给《中国企业报》记者

的回复中透露，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建立支持小微企业的长效机

制，将暂免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类

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长期

措施。 近期，财政部将印发通知，进一

步明确相关的落实政策措施。

徐晓南告诉记者， 海南省政府 3

月份出台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 30 条

实施意见》，其中的一些亮点包括：对

小微企业实行宽进严管、 网络管理，

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将对企业的各类

评价、评估、审查、检验、检测、培训等

中介服务推向市场打破行政垄断；对

于小微企业因为非主观故意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首次违规违章不予立案

调查、行政处罚。

在企业融资领域，海南省扩大了

中小微企业抵押担保的范围， 包括

林权、海域使用权、在建工程等都可

以用来做抵押质押， 通过政府的专

项资金来撬动企业发展。 到 2013

年， 全省总共用了 3.36 亿元的补助

资金撬动了全社会担保贷款和银行

贷款 111.88 亿元， 放大了 33 倍，大

大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

局副巡视员景晓波提醒说，减负要克

服“以运动式治理解决问题的”弊端，

建立减轻企业负担的长效机制，需要

从基础入手、从制度着眼。“各地在立

法建设方面已有一些好的探索，比如

说山西省、山东省、湖北省等多个省

份出台了企业负担监督、企业权益保

护的地方性法规，为全国立法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 近两年，我们组织有关

专家也起草了《保护企业权益条例》

（草案），也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加快相

关法制建设的建议。 下一步，我们要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尽快研究出台

相关法规，为减轻企业负担、保护企

业权益提供法制保障。 ”

一位山东的小企业主抱怨说，乱

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老三乱”曾

经把不少企业弄得焦头烂额， 好不

容易才松了一口气，如今，乱检查、

乱评比、乱培训的“新三乱”又接踵

而来， 如果不从机制上找到减负的

治本之策， 企业的生存环境确实令

人担忧。

部分地方投诉电话无人接听

“0投诉”背后的投诉难题

企业呼吁建立长效减负机制

“0 投诉”是什么概念？ 就是现在企业感到负担重，但又没有办法投诉了。 如果是乱收费，企业明确

知道是哪个单位在乱收费，这会很明确，也好投诉。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层面的，比如由于五险一金

的增加使企业感到负担加重了，那他找谁去投诉又该投诉谁呢？ 融资成本提高了，他又投诉谁去呢？


